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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尹正祥

读完 《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 一书， 掩卷沉思， 有两个画面，

在脑海中烙痕深刻， 挥之不去。

一个是杨德昌老先生灯下写作的镜头。 一位年近 ８０ 的老人， 在无
名无利无压力的状态下， 勤于笔耕， 在已出版 《铜商经济》 的基础上，

深入研究历史上东川 （今天的会泽） 为中心的地区的铸币、 京运、 会

馆、 斑铜、 白铜、 迤砚、 造纸、 制盐等经济现象和工艺流程， 形成了

一部 ２０ 多万字的作品。 这种精神， 这种对乡土文化的执着， 对脚下这
块土地的热爱， 正是我所提倡的老有所为， 活出生命的品质， “抒未抒

之志， 了未了之情” 的真实写照。 作者本身的写作冲动和创作行为就

是给这个社会提供正能量的文化基因， 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 应该继

承和发扬。

另一个是几十匹马为一队的数十个马帮在乌蒙山弯曲回环的古驿

道上驮运铜矿、 铜钱的镜头。 “山中的驿道好长好弯， 驮铜的马帮走在

云端。” 赶马人的吆喝声， 头马的铜铃声， 铜运长期积淀形成的男女对

唱的山歌声， 仿佛还响在耳边。 作为穿行在蓝天白云之间的文明使者，

货物周转的主要交通工具———马帮， 是马背上颠簸出来的知识、 阅历

和记忆的生产者。 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 不可能写得如此细腻和

深刻。 事实又一次佐证了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的

论断。

本书作为一本研究会泽历史上文化、 产业发展、 工序工艺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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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三大特色、 三大价值。

特色之一： “纵”， 时间跨度大， 史实丰厚。 会泽铜商文化 “上下

三千年， 纵横一万里”， 其时间跨度长， 空间跨度广。 作者以清朝 １８５
年的铜冶京运为主轴， 往前延伸至 ３２００ 年前的商朝晚期， 往后对民国
和新中国成立后东川区铜的开采进行了研究， 同时对今天的斑铜、 迤

砚、 印刷的发展过程以及作者对发展这些产品的实践与思考进行了归

纳和提炼。

特色之二： “横”， 空间跨度大， 产业链长。 作者以会泽的铜冶铸

币为依托， 从铸币原料的角度研究昭通的银、 贵州的铅； 从产业配套

的角度研究白铜、 印刷、 马鞍、 食盐、 迤砚、 会馆等冶炼铸币配套和

铜产业带动的相关产业和产品； 从京运的角度研究马帮的京运路线，

对站点、 时间、 沿途接转管理等环节进行分析论证。 这种以时间为经，

产业、 产品、 历史事件为纬的纵横论述， 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铜商经

济体系。

特色之三： “亲”， 祖上传承久， 亲身经历。 写历史上的人， 靠的

是大量的资料占有， 前人和他人的记录和感悟。 而 《中国西南铜商经

济纵横谈》， 除作者确实占有丰富的史料之外， 更多靠的是作者作为鞍

匠世家， 祖上传承的家风、 知识、 思想， 作者少年时代亲身经历所留

下的深刻记忆， 由此而生长出来的对马帮的情感， 是骨子里面的东西。

把这些通过精心整理形成文字， 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对会泽这块热土，

对铜冶、 马帮、 印刷等行业的热爱， 对祖辈们的敬仰， 这些特质是单

纯靠资料写作形成的其他书籍无法比拟的。

价值之一： 史料价值。 书中所研究的铸币工艺和管理、 马帮文化、

马帮精神、 江盐提取、 印刷术的发展与演变等内容， 以及其中一些已

经失传的工艺流程， 在我看来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学术价值。 它为后

人研究历史、 研究工艺、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珍贵的、

有的甚至是唯一的史料， 其对历史记述缺失的弥补、 对后世的影响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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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之二： 支撑价值。 “一山宝气钟千古， 四野炉烟绕万年。” 这

是会泽历史上铸币局大门上的对联， 有了 “一山宝气”， 才有 “四野炉

烟”。 同理， 有了铜商经济， 才有铜商文化。 铜商文化是铜商经济发展

的文化遗存， 铜商经济是铜商文化的物质基础， 如果没有铜商经济，

那么铜商文化将是无源之水。 《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 一书的理论

体系、 史料史实、 知识要点有力地支撑了会泽的铜商文化， 使得铜商

文化更加厚实、 丰满， 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铜商文化更加可信， 其对

后世的影响， 对后人、 对游客的化育功能会更加强大。

价值之三： 应用价值。 铜商文化毕竟是一种历史文化， 而历史文

化要转化为旅游文化， 变文化资源为经济优势， 需要把文化项目化、

景点化， 为文化找载体， 为文化寻求表现方式、 表演方法。 《中国西南

铜商经济纵横谈》 中的很多知识， 特别是马帮文化的相关知识， 为以

后建设 “马帮文化” 的专业博物馆， 为拍摄马帮文化剧目， 提供了丰

富的甚至是戏剧性的内容。 江山代有才人出。 我深信， 以后从事会泽

文化旅游的仁人志士， 一定会从中汲取营养， 把 《中国西南铜商经济

纵横谈》 的部分内容转化为旅游文化， 用历史上的 “铜商经济” 发展

今天的 “会泽经济”， 从而建设会泽， 造福桑梓。

（本文作者系会泽县政协副主席）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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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贵在独一无二
——— 《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 序

郭兴良

怀着愉快的心情， 我饶有兴趣地读完了杨德昌新著 《中国西南铜

商经济纵横谈》， 感到与他出版的另外两部专著 “会泽文化之旅” 之

《铜马古道篇》 《铜商经济》 一样， 内容独特、 风格凝重， 而本书的可

贵， 更多地体现为独一无二。

何以见得？ 且往下看：

亲历特有　 杨德昌出生在一个马鞍匠世家， 不仅熟悉并直接参与
马鞍制作， 更从小跟着运铜马帮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 对运铜

的路线与马帮的千辛万苦、 具体运作、 生活状况耳濡目染， 对马锅头与

赶马人的生存苦乐与情感世界， 入微体悟、 铭刻心中。 直到晚年， 他仍

跋山涉水， 不顾劳顿， 到当年走过的地方再次实地踏勘， 如 ２０１０ 年偕胞
弟探访古城会理， 从而 “打破只知本地 （会泽） 才有钱局的片面认识，

丰富铜业开发和鼓铸的经营范围和历史文化内涵”。 ２０１５年， 为考证铜镍
合金冶炼起始， 年逾古稀的他， 再次亲赴会理， 与地方史专家孙国茂、

祁开虹、 李华翠交流， 并在孙先生引导下拜访耆宿， 观瞻故地， 不仅丰

富了原有的 “会理情结”， 还进一步 “加深了对会理历史文化和经济背

景的认识， 真实感受到运用祖先传袭下来的冶炼方法， 加以实践中的智

慧创造， 是会理先辈的矿工、 炉工创制冶炼合金的必然。”

作者如此探故地、 访达人， 意在 “力图寻觅一丝封建社会晚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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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辉煌繁荣的码头集市人文风情的个人体验”， “从人文角度来观照 １８、
１９ 世纪滇川黔结合带社会经济形态的功用”， 这对纯文献考据无疑是颇
有价值的坐实与补益。 宋代大诗人陆游说：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

事要躬行” （ 《冬夜读书示子聿》）。 德昌的 “躬行”， 深化并确证了他

的 “纸上得来”。

又如钱币制造， 由于作者从小在铸币的会泽 “宝云钱局边长大，

幼时见到过铜板、 镍币、 银双毫、 银半开的流通使用”， 见过玩弄 “咸

丰重宝当十钱”、 通洞钱的情景。 １９５８ 年读高中时， 亲自参加用宝云新
局遗存铸钱潲渣的复炼， 以及祖辈对宝云局内事象的模糊印象， 更受

“寻觅这里曾经辉煌的铸币业绩” 责任感的驱使， 他外出考察， 潜心研

究， 终于推演出先辈们通过智慧劳动， “将金木水火土资源， 转化铸造

出钱币的场景”。 在 ２００２ 年会泽首届旅游文化节期间， 借宝云新局修
复之机， 亲自作了铸币演示， 依照古法复造出了 “嘉靖通宝” 和通洞

钱， 我在电视上观赏了这一幕。

上述种种， 亲历者无一能写， 能写者无一亲历， 既从小亲历又能

详忆细写者， 独一无二， 唯德昌一人！

实录精细　 这是会泽铜文化研究中的弱项， 因为当年的不少亲历
者， 虽能道出会泽铜业的方方面面、 大大小小， 但他们或已过世， 或

早已淡忘， 唯既亲历过又有心之德昌能够清楚记得并钩沉道出。

例如， 对会泽当年如何运用古法铸造钱币？ 德昌就能详细描述从

挖土、 踏泥、 拉坯、 装窑、 出窑烧制出成千上万个 “铸钱罐” 的系列

程序， 而在这个过程中， 具体到如何选木材烧炭， 如何精准掌握火候，

操作铸炉的匠役怎么上班、 换班以及他们怎样开伙、 穿着何种样式等，

杨德昌都有清晰的描述； 至于定匠 ２１ 人的每个铸炉， 如何按炉长、 掌
炉、 浇铸、 装模上框、 打磨、 杂役 ６ 个岗位分配人数、 确定职责， 无一
不叙写得清清楚楚！

作者的叙写情意绵绵， 他以感同身受的体验， 表达对先辈们艰辛

劳苦的敬仰和感念， 而我除与德昌同感外， 也对他如此以细致入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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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对先辈劳作进行的文字留存表示由衷的赞叹！

此外， 作者在写宝云新局时， 说明鼎盛时炉房 （车间） 多达 ３００
间， 以炉为单位， 每炉按木炭杂物铜锌铅料、 沙型制作炉子、 浇铸、

打磨、 贮藏、 起居室共 ６ 间计， 说明当时宝云新局铸币炉多达 ５０ 座。
而铸币炉有多高、 面积多大、 炉膛表里怎么做、 炉膛边的正铸罐、 带

铸罐， 其大小、 位置、 熔铜液、 耗时以及平均成本诸项， 都一一说得

明明白白。

甚至更细到浇铸时使用的工具， 诸如夹持铁钳、 抱箍钳、 老鹰嘴

钳、 打渣小铁勺等各种铁件， 翻砂箱 （铸币木框）、 铸币木条、 马槽浇

铸架、 大小铲、 母钱盒等多种制砂型工具以及刮刀、 小锤、 小雕刻刀

等七八种锉磨铜钱工具， 都毫无遗漏地做了介绍。

为了让今天的人能读懂书中所涉铸钱局专用术语和钱币单位换算，

作者详细介绍并解释了通宝、 镇库钱、 铜息、 铸息、 卯、 串、 钱串索、

潲堆、 堆兵、 更夫、 钱褡子、 怀窝等术语的意思， 还说明了钱币的重

要单位、 重量换算以及清代货币与 １９９３ 年人民币兑换的币值。
此外， 对当时铸币的管理、 监管、 保密、 人事、 财务核算等各项

制度， 作者也进行了详细介绍。

上述种种内容， 可以说具备了词典、 手册的功能， 如此深入细致

的钩沉、 发覆， 堪称是本书独一无二价值的体现。

留白消减　 铜文化是会泽历史文化的核心和重要特质， 会泽本土
和域外专家进行了大量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也留下了不少空

白。 德昌本书有意避开已有成果， 而专在 “留白” 处着力， 这类例子

在书中俯拾皆是。

以篇幅够大的白铜为例。 在简叙占世界冶金史重要地位的中国白

铜独特成就后， 他浓墨重彩地详述了中国大西南白铜的历史和生产

情况。

为此， 作者 “怀着自幼就萌动的宿愿， 在古稀之年从会理经西昌、

越西到雅安、 邛崃抵成都”， 或乘车、 或徒步进行考察， 重点考察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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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白铜生产的 “资源汇聚” “燃料及矿料采掘” “管理及炼场” “镍白

铜的冶炼” 以及作为其 “侧叙参照” 的红铜冶炼。 ２０１５ 年， 他 “浏览

着安宁河谷数十万亩翻滚的金黄麦浪； 登高至越西、 甘洛的山口上，

面对川西高原雄奇的千山万壑， 迎着远山刮来的雪风， 俯瞰着车窗外

汹涌的大渡河波涛； 再伫立于静谧的青衣江畔”， 面对会理所处的灵关

道， 他感叹工程何等艰险， 并 “感佩于古代先辈们的开拓精神与超常

的繁重劳动， 灵关道选址、 定线的科学性， 于 ２０００ 多年后的今天， 仍
然闪耀着谋划者、 执事者智慧劳动的光华。” 这些描叙并非多余， 它实

际上暗含了会理成为镍白铜首产地， 绝非偶然。

作者在叙写整个云南白铜生产的历史沿革、 材料配制、 生产区域、

冶炼情况时， 重点描述了会泽与白铜的关系， 他通过祖辈口述和亲自

踏访， 得出结论： 不能因为爱乡之情， 就硬把 “会泽最早出白铜” 的

美誉 “强加于斯”， 尽管会泽确曾是 “古代镍白铜最重要产地” 之一。

“最重要” 并非 “最早”， 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作者在指出白铜是 “对纯铜、 镍铜合金、 锌材料合成后的二次加

工熔炼产物” 后， 指出 “云南白铜是民间采办” 与 “清政府垄断 （即

官办） 的滇铜” 在规模、 冶制用途、 使用者乃至税收等方面都迥然有

别， 这在界定 “铜商文化” 命题时， 具有十分明晰的逻辑意义和历史

价值。

我很感兴趣的是， 本书用了较大篇幅专门描叙 “近代欧洲文明殿

堂中的 ‘银光’”。 在看了白铜西传到欧洲的简史、 工业化生产和风靡

欧洲的情景后， 我第一次明白了欧洲那些被称为 “德国银” “金属石”

“新银”， 并以它们制作的灯架、 容器、 勾兑具之类的宫廷用品、 艺术

装饰品、 管乐器， 原来 “都有白铜耀眼夺目的身影”， 作者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在法国凡尔赛宫所见即是如此， 我则由在欧洲见到的这些豪华 “银

器” 联想到见惯了苗族同胞的 “苗银” 饰物， 也许它们不完全是纯银，

我小时候用过的 “银器”， 或许有些就是白铜， 因为我家很穷， 似乎是

无力奢用白银的。

·４· 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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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铜与白银有何不同？ 作者从质地、 色泽、 落地、 声音与弹跳四

方面介绍了区别方法， 并从区域、 交通、 经济、 技术、 资金、 资源等

方面进行了探讨， 当他因 “资料有限”， 不足以确定所得结论时， 他只

好以红铜土法冶炼流程为 “侧叙参照” 加以推测， 同时将数十年 “亲

闻白铜事象” “亲见白铜物件和体验诉诸笔端”。 由此， 作者认为白铜

研究的 “留白” 甚多， 会泽白铜研究的疑点、 难点、 空白点更是值得

继续开垦的历史文化 “处女地”。

而作者的白铜研究开启了这一领域缩减会泽历史文化研究 “留白”

的新历程， 其所见所闻所识， 至少在目前是独一无二的。

莹拂陈说　 在会泽铜文化研究中， 有些成果基本上获得了共识， 但
稍嫌不足的是， 或欠精当， 或显粗疏， 为此， 作者下了一番莹拂功夫。

莹拂， 本是拭去美石尘垢、 琢磨使发光之意， 喻阐明事理， 去惑

显真。

例如斑铜， 一般人知道它是精美的工艺品， 还知道其工艺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 讲到云南斑铜也往往首先提到昆明斑铜厂。 这些当然都不错，

但杨德昌做了许多补充和新的解说， 使许多陈说显得更加明晰、 光亮。

作者认为斑铜起初只是含非铜的金属 “杂质” 有斑块斑点的 “杂

铜”， 销售不好， 价格甚至低于红铜， 故清代中期以后， 初期形态的斑

铜， 不过是 “会泽铜匠使用本地铜料， 在铜器生产过程中相伴而产生

的一种纯度不高的铜质制品”， 到清末滇铜京运衰落、 制铜业兴盛后，

一些有点文化基础、 手艺高超、 喜欢打造精巧物件、 肯动脑筋又深谙

铜质特征的老铜匠， 才使 “带斑状的铜制品， 脱离了初期斑铜形态的

范畴， 而以独立工艺品种的形态现身于世面”， 因此斑铜之名是东川府

城会泽 “铜器铺店主与铜匠在生产和销售中发明的专用名词”。

由此可见， 会泽铜匠 “是斑铜器物的打造者， 是斑铜工艺品的研

发者”， 会泽也因此成了斑铜的诞生地和发祥地。

为了维护会泽斑铜的良好声誉， 作者指出其工艺发展中的 “浮躁

不实劳作” 和 “小生产者的门户之见”， 希望能与全省同道 “总结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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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云南特色的行业技术质量标准”， 大家聚心合力， “在中国工艺美术

的殿堂中， 彰显出有色金属王国———云南铜工艺的斑斓色彩， 创造出

新时代斑铜艺术的辉煌”。

我赞赏作者这种从小在与铜业相伴环境中形成的真知灼见， 为他

追求斑铜艺术健康发展的拳拳之心所感动。

此外， 作者对黔铅在 “铜铅各半” 铸币比例定则中的重要和川盐

之于铜马古道的繁荣也作了必要的补释， 这也是一种 “莹拂”。 它们及

本书对斑铜的专述， 与同类著作相比， 也是独一无二的。

再现情景　 以理性叙述为主的本书， 情景再现是最具形象性、 趣
味性和现场感的描写， 它增强了学术性著作的可读性、 感染性和亲

和力。

本书这类例子不少， 如写使用金属货币的情景：

一般老百姓有了一两或几钱银子， 那是比较值钱的， 一

分银可买一升米够一个七口之家吃一天， 他们小心地把银放

进小布袋， 揣在怀窝里， 或嵌于头戴的 ‘卷边毡帽’ 宽边的

底部贮藏。

由于铜钱体大量重， 街上往来的生意人和马锅头， 把成串的通洞

钱装在肩上的钱褡子里， 交易时则看到：

拎出成串的铜钱堆在商铺当街的柜台上， 再数上数十文

另外的散钱， 堆数钱币的声响， 令过往的贫者投来羡慕的眼

光， 器宇轩昂的持币者又会从自己的麂皮兜肚里掏出五两二

两的银锭摆放在铜钱的后面， 这时清理钱币的店主， 一面收

钱装入比现在财务常用保险柜容积大， 能在上面坐人的木银

柜， 一面讲颂着吉利语言， 双方在笑语中， 满意成交。

这样的描写， 动作性、 画面感很强， 是非亲历者所难以描绘的。

同样， 他写 “烈日下穿短裤赤身肩负近二百斤货物的船工、 运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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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岸装卸货物时， 合着脚步哼着号子的低沉声音， 在蓝天白云下，

山箐林莽间赶马人高亢的山歌声”， 也无不活色生鲜， 给人留下如临其

境、 如闻其声的印象。

为了让情景再现得更生动， 他还引用知府方桂 “亲临观戏并附前

人诗存” 来表现匠役的娱乐生活， 引民间的山歌、 小调来反映赶马人

的情感， 尤其是引入镇雄知州饶梦铭所作 《铜运歌》， 这首长达 ８０ 句
的七言排律， 成了谋划工程的先人智慧、 督责长官的酸楚和运工们辛

苦的 “实录”。 总之， 这些艺术再现成了会泽铜文化的伸展和洇延。

新见独到　 学术研究最忌蹈袭陈说， 即便一些似成定见的话题，
也不要人云亦云。 德昌明白此理， 故同样的话题， 他往往能发表新见，

或做出新的提升。

如， 当年人马簇拥的铜店旷场， 可谓花柳繁华的商务经济区， 却

只有四合院、 花园、 阁楼， 而没有似乎少不了的妓院青楼。 为什么呢？

作者从两大块人群进行分析： “从事铜业管理的官员、 职员、 经营铜产

业的炉头富户” 传统意识浓厚， 不敢在众多庙宇的菩萨跟前放纵淫荡，

害怕因此破财遭灾； 而 “大量普通劳动者” 忙于生计， 无心 “问津烟

花行当”， 即使兑了铜钱银子， 也只会邀约行帮同伙喝酒吃肉， 最多凑

合去店主房间抽两口鸦片烟便很满足了， 他们更多 “想的只是祈求老

天爷保佑发财， 根本无暇去淫荡 ‘玩格’， 所以公开的烟花行， 当然就

不具备算命瞎子和巫婆神汉那样的 ‘市场优势’ 了”。

又如随铜业势旺而兴的寺庙会馆， 一般研究多在描绘其盛时繁华、

热闹的多种多样活动上， 而作者特别从铜业经济要素禀赋由优转劣

（包括京铜收益和资金转移、 原投资者主体离异、 本地经济来源式微）、

会馆与社会发展相悖 （包括以邻为壑固守祖业、 抵御正当商品流通、

维护封建体制及其意识保守）、 管理粗放 （包括手段落后、 呆滞、 堕落

者贪腐渎职、 坐吃山空、 社会动乱财源枯竭） 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会

泽会馆的衰败之因， 并描绘了几个主要会馆破败的惨况， 这实际上补

全了会泽会馆研究的重要空缺， 使会泽会馆文化史显得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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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他对马帮文化内涵、 弊端的概括、 分析， 对马帮精神的具

象表现、 理论提升、 价值延展以及发掘、 弘扬的建议， 都堪称是独一

无二的创见。

书中列制 《乾隆中期各省局铸钱数量》 《云南铜产鼎盛时期数量》

等 １０ 多个表格， 引用乾隆十七年 （１７５２ 年） 云南巡抚爱必达 《关于就

地解决军饷的方案》 等资料以及 ２０ 多幅图片， 虽非作者独创， 但它们
既省了读者的翻检之劳， 又起了对文字描述佐证和补罅的作用， 也是

弥足珍贵的。

读完全书， 我稍感不足处有三：

其一， 全书详谈会泽， 涉别地甚少， 书题却冠以 “中国西南”， 显

得题目过大。

其二， 题目标示围绕 “铜商经济” 做纵横谈， 但当年的会泽铜业，

包括矿冶、 京运、 铸币是政府 （朝廷） 行为， 而非商业运作， 至于白

铜、 斑铜沾点 “商”， 但均微乎其微， 故言铜业之 “商”， 鲜少其实，

难以支撑起 “铜商经济” 的界定。

其三， 有些内容， 如印刷、 迤砚， 与书题无关， 会馆虽因铜业而

盛， 但所叙与书题亦无直接关联。

有鉴于此， 愚以为在 “会泽文化之旅” 的总目下， 以 《会泽铜文

化及其他》 为题是否更妥切些？

当然， 这些只是就题文关系所发的一点拙见， 实际上， 就那些

“铜文化” 都囊括不了的内容， 本身也是十分珍贵的， 是作者心血的结

晶， 将它们作为 “附录” 加以保存， 或另成一书， 当也不失为会泽文

化研究有价值的成果。

总之， 德昌此书与已出的两部专著， 奠定了他在会泽历史文化研

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这是毋庸置疑， 也是可喜可贺的。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完稿
２０１８ 年元旦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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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多维视域中的铜商经济
杨德辉

不敢说惊世骇俗， 起码可以说是别开生面。 杨德昌的 《中国西南

铜商经济纵横谈》 以翔实的丰富资料， 结合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 充

分利用本土资源及西南一些地区的铜业史迹予以解析考察， 在纵横远

近的交互探寻中， 始终把握着铜商经济这个主脉， 在多维视域中全力

理性观照， 赋予中国西南铜商经济历史面貌一个清晰的显影， 掀开了

铜商经济研究新的一页。

中国西南铜商经济， 应该是一个内涵深邃、 外延广袤的经济表征

系统， 它或许将钩沉若干遥远的史实、 触动古今相关的不少政举， 借

助和渗入许多基础学科、 涉及并再现纷繁的社会生活， 将会是独具理

论个性的一个领域。 而在其未形成完整理论研究体系之前， 杨德昌积

极进取， 没有裹足不前， 形散而神不散地以 “纵横谈” 的方式， 开创

性地展开了对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的探索， 踏上了一个闪亮的起点。

多年来， 众多的专家学者筚路蓝缕、 染翰操觚， 对铜商经济进行了

全面的研究， 其成果虽不能说全都片笺片玉， 却也不乏高文佳章。 但引

人深思的是， 这些研究大多囿于一隅， 受地域的限制， 仅就古东川的铜

业加以阐发， 且总是以铜论铜， 无疑显见了封闭性局限。 杨德昌却是在

多维视域中去洞悉铜商经济， 他敏于观察、 勤于思考、 善于综合、 勇于

发现， 相对于仅以古东川铜业为对象的研究， 《中国西南铜商经济纵横

谈》 则真的是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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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奇思妙悟引发了大思路

围绕着铜商经济这一主脉， 全书共集纳了五个部分： 铜业精粹、

马帮运营、 会馆兴衰、 手工掇实、 京运拓视。 这五个部分从总体上完

成了铜商经济研究的时空拓展———从云南本土延伸到了相关地区及四

川、 贵州， 从铜业延伸到另业， 从古代延伸到当代。 这种拓展延伸，

反映的是铜商经济的历史真实， 是建立在客观的现实多样性基础上的

统一， 而绝不是主观幻想的分析和综合， 更不是唯心主义的臆造。 恩

格斯曾经指出： “思维， 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 只能把这样一种意识的

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 在这种意识的要素或它们的现实原型中， 这

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

体中， 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① 作者集纳的这五个部分， 正

是在中国西南铜商经济中 “以前” 就 “存在” 的， 因而这是按照铜商

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实现的自然天成的集纳， 而并非如恩格斯诙谐

嘲笑的那样， “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

杨德昌出奇的思维方式， 驱动他大胆而审慎地思考， 并潜心考察

探求， 形成了渺远宏阔的大思路， 从而把铜商经济的研究界定到 “中

国西南” 的范围。

在 《世界冶金史上首先发明的白铜》 一文中， 有对四川会理的铜

业特别是镍白铜生产全面深入的研究： 在 《东川府的食盐》 中， 论述

了四川食盐对铜商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而在 《滇川黔区域的经营》

中， 对铸币的重要原料黔铅做了详尽的记述； 联系京铜运输， 书中还

多次叙及滇川的水陆通道。 就是这样， 作者的大思路将滇、 川、 黔融

为铜商经济的同一考察系列。

例如对四川食盐的考察， 作者有明确的论断。 东川府辖区内， 铜

矿等金属资源丰富， 而食盐缺乏。 清代改土归流后， 铜业大兴，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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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推进， 人口大增， 民众食盐量也大大增加。 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 年）
以后， 东川每年 ６３０ 余万斤的京铜须马帮驮运， 经昭通到宜宾。 为使马
帮返滇有回头货驮运以降低运脚成本， 同时也为了民众的食盐供应，

便让马帮驮运川盐回滇。 书中记叙说：

五尺道起点的宜宾， 是入滇的门户， 其毗邻的盐都自贡，

所产人民生活必须食用的川盐， 运至滇黔结合带， 正好解决

了赴川马帮回头货的难题， 乾隆时期每年进入昭通的川盐达

３ ６ 万驮。 这样， 京铜驮到万里长江第一市的宜宾， 由合江门
码头附近启航更便捷， 能确保每年 ９ 批京铜起解。

于是， 四川便自然而然地纳入了铜商经济圈。

剔除若干繁复的枝叶， 古铜文明最辉煌的主干就是清代的铸币，

因而人们都说东川铜支撑着清王朝铸币用铜的 “半币江山”。 铸币， 其

主要原料除铜之外， 就是铅锌， 这就在所难免地将富产铅锌的贵州纳

入中国西南铜商经济圈中。 对此， 在 《滇川黔区域的经营》 一节中有

具体的阐述：

人们在谈论铜钱时， 往往只注意到滇铜， 岂知每枚铜钱

中还含有 ４５％ ～ ４８％的铅锌？ 而清代铅锌的主产区就在大西
南 “铜银产业带” 上的贵州， 故称黔铅。 作为铸币主要材料

之一的黔铅， 雍正十三年 （１７３５ 年） 实施京运。 就像滇铜京
运一样， 每年数百万斤的黔铅， 走出大山， 配以河运投向长

江与京铜相向而行运往京城。

黔铅开发自康熙五十七年至咸丰三年 （１７１８—１８５３ 年）
一百多年中， 平均年产量在 ７６７ 万斤左右， 乾隆二十四年至三
十年之间 （１７５９—１７６５ 年）， 年产量高达 １４００ 万斤， 总产量
占清代铅总量的 ６７％ ～ ８４％ 。 黔铅与滇铜共同支撑了清王朝
铸币产业， 实在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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